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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認
識
金
岳
霖
這
名
字
，
並
非
緣
自
梁
思
成
、
林
徽

音
、
徐
志
摩
，
而
是
台
灣
的
殷
海
光
。

上
個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殷
海
光
是
台
灣
知
名
的
思

想
家
、
邏
輯
家
、
哲
學
家
，
授
業
於
台
灣
大
學
，
弟

子
無
數
。
後
來
遭
到
國
民
黨
迫
害
，
名
聲
益
著
。
當
年
，

我
們
一
班
少
年
朋
友
迷
邏
輯
，
對
殷
海
光
十
分
景
仰
。
由

是
，
對
留
在
大
陸
的
殷
海
光
老
師
金
岳
霖
也
注
意
起
來

了
。金

岳
霖
︵1895-1984

年
︶，
被
譽
為
中
國
現
代
哲
學
和

邏
輯
學
的
開
山
祖
師
式
人
物
。
曾
留
學
美
國
、
英
國
、
歐

洲
諸
國
。
回
國
後
執
教
於
清
華
和
北
大
。
近
閱
他
晚
年
寫

的
記
憶
殘
片
：
︽
金
岳
霖
回
憶
錄
︾︵
劉
培
育
整
理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一
年
七
月
︶，
其
中
有
段
︿
我
與
張

東
蓀
的
好
與
不
愉
快
﹀，
有
述
及
殷
海
光
的
，
雖
短
短
百

字
，
但
可
見
金
岳
霖
對
殷
海
光
之
情
，
不
僅
是
師
生
之

情
，
還
有
道
義
之
情
：

﹁
殷
福
生
︵
即
殷
海
光
︶
是
當
時
要
學
邏
輯
的
青
年
，

寫
信
給
我
要
學
這
門
學
問
。
我
問
張
東
蓀
，
有
什
麼
青
年

可
以
做
的
事
，
得
點
錢
過
日
子
。
他
說
那
好
辦
，
我
就
讓

殷
福
生
到
北
京
來
了
。
來
了
之
後
，
張
東
蓀
說
沒
有
事
給

殷
做
。
我
只
好
維
持
殷
的
生
活
，
多
少
時
候
，
現
在
忘

了
。
﹂

金
岳
霖
一
生
重
情
義
。
︽
回
憶
錄
︾
中
，
他
寫
了
林
徽

音
，
這
個
一
生
令
他
快
樂
和
不
快
樂
的
女
子
，
這
個
令
他

終
生
不
娶
的
女
子
，
內
中
也
蘊
含
一
個
﹁
義
﹂
字
。
但
在

筆
下
，
他
只
輕
描
淡
寫
地
說
：
﹁
最
親
密
的
朋
友
梁
思

成
、
林
徽
音
﹂，
只
淺
述
與
這
對
夫
婦
的
﹁
親
密
關
係
﹂。

所
謂
﹁
親
密
﹂，
主
要
是
比
鄰
而
居
，
或
者
前
後
進
而
居
。

據
說
，
坦
坦
誠
誠
的
林
徽
音
曾
對
梁
思
成
說
她
﹁
苦
惱

極
了
，
因
為
同
時
愛
上
兩
人
﹂。
梁
思
成
自
是
痛
苦
到
極
，

最
後
說
：
﹁
你
是
自
由
的
，
如
果
選
金
岳
霖
，
祝
你
們
永

遠
幸
福
。
﹂
這
個
林
徽
音
，
將
這
番
話
對
金
岳
霖
說
了
。

金
岳
霖
的
答
復
竟
是
：
﹁
看
來
思
成
是
真
正
愛
你
的
。
我

不
能
去
傷
害
一
個
真
正
愛
你
的
人
。
我
應
該
退
出
。
﹂

﹁
退
出
﹂
而
非
﹁
疏
遠
﹂，
三
人
就
這
麼
﹁
親
密
﹂
下

去
，
毫
無
芥
蒂
。

在
︽
回
憶
錄
︾
中
，
金
岳
霖
沒
有
專
文
寫
徐
志
摩
。
徐

和
他
同
留
美
國
，
後
來
又
一
同
到
英
國
，
是
老
朋
友
了
。

他
指
徐
志
摩
﹁
感
情
放
縱
，
沒
遮
沒
攔
﹂。
在
倫
敦
一
見

林
徽
音
，
就
迷
上
了
。
林
徽
音
回
國
，
他
就
追
到
北
京
。

金
岳
霖
說
：
﹁
臨
離
倫
敦
時
他
說
了
兩
句
話
，
前
面
忘

了
，
後
面
是
﹃
銷
魂
今
日
進
燕
京
﹄。
看
，
他
滿
腦
子
林
徽

音
，
我
覺
得
他
不
自
量
啊
。
﹂

金
岳
霖
對
林
徽
音
不
僅
﹁
自
量
﹂，
還
理
智
、
理
性
高
於

一
切
。
畢
竟
，
徐
志
摩
是
詩
人
，
他
是
哲
學
家
，
他
們
的

性
格
，
造
就
了
他
們
的
成
就
。
一
九
五
五
年
，
林
徽
音
病

逝
，
金
岳
霖
的
挽
聯
是
：
﹁
一
身
詩
意
千
尋
瀑
，
萬
古
人

間
四
月
天
﹂。
﹁
人
間
四
月
天
﹂
後
來
成
了
一
部
連
續
劇
的

劇
名
，
描
述
徐
林
之
戀
。
金
岳
霖
泉
下
有
知
，
當
為
之
氣

煞
。殷

海
光
在
台
之
被
迫
害
、
之
病
歿
，
未
知
金
岳
霖
有
何

感
受
？
這
部
︽
回
憶
錄
︾，
只
是
殘
片
而
已
。
若
有
條
有

理
、
從
頭
述
來
，
當
是
中
國
學
界
一
部
難
能
可
貴
的
史

書
。

建
川
博
物
館
群
中
有
一
個
﹁
戰
俘
館
﹂，
專

門
展
出
抗
日
戰
爭
中
被
日
軍
俘
虜
的
官
兵
事

蹟
。這

些
材
料
和
文
物
，
都
是
樊
建
川
專
門
去

日
本
搜
羅
的
。
大
概
他
去
了
日
本
多
次
。
據

說
是
花
了
二
十
多
年
的
時
間
。
他
耗
費
大
量
精
力

和
金
錢
，
搜
集
了
上
千
冊
的
日
文
老
畫
冊
，
還
購

得
大
量
當
年
日
軍
官
兵
拍
攝
的
私
人
影
集
。

樊
建
川
為
抗
日
的
俘
虜
訂
立
一
個
新
名
，
叫

﹁
抗
俘
﹂，
還
央
得
解
放
軍
名
將
，
最
後
一
位
去
世
的

老
上
將
呂
正
操
寫
序
。

呂
正
操
認
為
，
抗
戰
中
的
中
國
戰
俘
是
遭
到
日

軍
最
殘
酷
迫
害
的
中
國
人
，
有
的
被
殘
殺
，
有
的

作
為
醫
學
實
驗
品
活
活
解
剖
，
有
的
被
迫
作
為
最

苦
役
的
勞
工
，
也
有
的
當
場
便
被
槍
斃
。
他
說
：

﹁
我
軍
卻
以
人
道
主
義
精
神
對
待
日
俘
，
以
寬
容
和

正
義
感
化
他
們
。
後
來
他
們
不
少
成
為
反
戰
的
中

堅
分
子
。
﹂

樊
建
川
說
，
﹁
抗
俘
﹂
身
受
三
重
痛
苦
：
敵
方

的
殘
暴
殺
戮
和
殘
酷
折
磨
、
我
方
的
深
重
鄙
視
和

入
骨
誤
解
、
自
己
的
無
休
自
責
和
無
窮
懊
悔
，
讓

﹁
抗
俘
﹂
生
不
如
死
。

樊
建
川
說
，
他
的
父
親
曾
在
閻
錫
山
的
晉
綏
軍

中
服
役
，
一
九
四
七
年
被
解
放
軍
俘
虜
。
但
一
直

在
解
放
軍
中
成
長
，
官
至
砲
兵
連
長
，
參
加
解
放

戰
爭
和
抗
美
援
朝
。
但
他
的
光
榮
戰
鬥
經
歷
都
抵

不
上
﹁
俘
虜
兵
﹂
這
個
歷
史
﹁
污
點
﹂。

這
個
館
我
們
沒
有
進
去
參
觀
，
但
我
卻
買
了
一

本
︽
抗
俘
︾
的
書
，
內
裡
日
本
人
拍
攝
的
﹁
抗
俘
﹂

照
片
，
也
顯
出
中
華
兒
女
的
英
雄
氣
概
。

比
如
書
中
有
一
位
抗
日
的
便
衣
隊
員
，
在
﹁
八

一
三
﹂
事
變
後
到
上
海
日
租
界
刺
探
敵
情
被
捕
。

這
位
抗
日
志
士
前
胸
裸
露
，
昂
首
向
前
，
面
無
懼

色
，
顯
然
是
個
鐵
血
男
兒
，
照
片
刊
登
在
日
本
畫

報
上
。

一
九
四
四
年
湘
桂
撤
退
中
的
衡
陽
大
戰
，
國
民

黨
守
軍
軍
長
方
先
覺
，
激
戰
至
彈
盡
糧
絕
，
方
率

部
投
降
成
為
俘
虜
，
三
個
月
後
方
逃
出
到
達
重

慶
。
此
事
在
大
後
方
議
論
紛
紛
，
褒
貶
均
有
。
總

的
來
說
，
輿
論
和
民
意
對
方
氏
還
是
體
諒
的
，
此

書
中
有
若
干
日
軍
拍
攝
有
關
方
氏
的
照
片
。

﹁
通
脹
猛
於
虎
﹂，
當
下
在
全
球
各
地
政

府
及
人
民
對
此
幾
有
共
識
。
而
對
於
長
時

期
被
稱
之
為
﹁
以
農
立
國
﹂
的
中
國
，
近

年
的
農
產
品
包
括
糧
食
、
禽
畜
食
品
等
飆

升
引
起
通
脹
勁
升
，
影
響
民
生
，
惹
來
民
怨
四

起
。
雖
然
中
央
政
府
近
年
來
不
斷
推
出
政
策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新
農
村
，
對
促
進
農
村
經
濟
社
會

全
面
發
展
作
出
重
大
部
署
。
可
惜
，
﹁
三
農
﹂

改
革
仍
未
到
家
，
農
業
可
持
續
發
展
成
效
未
有

突
破
，
再
加
上
儘
管
近
年
農
、
油
、
食
品
及
副

食
品
漲
價
驚
人
，
但
是
，
原
生
產
者
包
括
農

民
，
家
禽
、
畜
牧
戶
等
真
正
﹁
落
袋
﹂
增
收
入

者
不
顯
著
。
﹁
倒
賣
炒
風
﹂
者
厚
利
得
益
不
在

話
下
，
中
間
剝
削
者
同
樣
獲
高
利
潤
。
其
實
，

從
生
產
到
銷
售
過
程
運
輸
費
昂
貴
加
重
成
本
，

致
令
貨
價
難
以
下
調
。
往
常
，
計
劃
經
濟
大
政

府
主
義
，
而
今
是
市
場
作
主
導
，
層
層
剝
削
利

㜫
利
。
近
期
我
到
內
地
中
小
城
市
甚
至
農
村
訪

問
，
較
深
入
了
解
到
實
際
環
境
狀
況
和
存
在
的

問
題
。
各
地
政
府
要
改
革
，
得
從
科
學
系
統
真

正
的
點
子
切
入
，
才
能
解
決
問
題
。

河
南
是
中
國
農
業
大
省
，
匆
匆
走
訪
河
南
，

加
深
對
該
省
發
展
﹁
中
原
經
濟
區
建
設
﹂
的
部

署
有
初
步
了
解
。
為
了
落
實
國
家
對
︽
教
育
改

革
和
發
展
規
劃
綱
要
︾，
河
南
對
高
等
教
育
，
尤

其
農
業
教
育
投
入
十
分
關
注
。
以
區
域
試
驗
轉

變
為
農
業
發
展
方
式
，
助
力
中
原
經
濟
區
建

設
。
河
南
農
業
大
學
是
全
國
第
一
所
省
部
共
建

省
屬
農
業
大
學
，
在
短
短
三
年
間
取
得
跨
越
式

的
發
展
成
效
，
獲
得
獎
項
無
數
。

上
周
在
河
南
曾
與
包
括
河
南
省
副
省
長
兼
宣

傳
部
部
長
孔
玉
芳
以
及
多
名
宣
傳
、
出
版
、
新

聞
部
官
員
交
談
，
言
談
之
間
體
會
到
他
們
對
河

南
省
農
業
發
展
、
農
產
豐
收
以
及
控
制
通
脹
甚

有
信
心
。
本
人
亦
向
他
們
表
示
港
人
的
期
望
，

內
地
豐
收
對
香
港
農
副
產
品
市
場
價
格
有
助
下

降
，
有
助
改
善
民
生
。
我
亦
曾
向
多
名
民
營
企

業
家
討
教
。
他
們
對
房
地
產
以
及
新
農
村
建
設

前
景
看
好
，
有
信
心
投
入
資
金
發
展
。
有
位
大

款
準
備
興
建
一
個
新
社
區
大
項
目
，
計
劃
興
建

﹁
食
品
城
﹂
以
配
合
農
業
大
省
優
勢
。
他
很
仰
慕

香
港
食
品
商
會
主
席
、
四
洲
老
闆
戴
德
豐
，
他

還
準
備
抽
空
來
港
拜
訪
戴
老
闆
哩
。

早
陣
子
朋
友
們
在
網
上
熱
烈
談
論
劉

子
千
的
歌
聲
，
音
樂
錄
像
輾
轉
傳
播
，

談
興
至
今
未
褪
，
當
中
以
嘲
笑
居
多
，

特
別
是
有
關
︽
念
你
︾
的
餐
廳
示
愛
佈

局
和
︽
冬
港
︾
的
鑽
木
取
火
一
景
。
平
情
而

論
，
前
者
的
拍
攝
，
表
達
手
法
是
有
點
平
板

和
老
舊
，
當
中
老
舊
本
來
不
應
是
問
題
，
但

是
整
個
歌
唱
片
段
中
，
只
集
中
在
餐
廳
示
愛

一
景
，
是
太
單
一
了
。
不
過
在
︽
冬
港
︾
的

音
樂
錄
像
上
，
細
看
實
在
不
差
，
當
中
最
惹

人
爭
議
的
鑽
木
取
火
一
景
，
一
般
以
其
在
碼

頭
附
近
發
生
而
感
覺
突
兀
可
笑
；
惟
愚
見
實

為
一
種
﹁
意
象
﹂
或
﹁
意
境
﹂
的
表
達
，
並

無
不
合
情
理
的
地
方
。
朋
友
們
對
︽
冬
港
︾

錄
像
的
嘲
笑
，
相
信
是
受
到
︽
念
你
︾
一
曲

的
影
響
，
產
生
連
帶
的
負
面
感
覺
。

︽
冬
港
︾
的
歌
詞
內
容
談
及
嚴
冬
的
碼

頭
，
該
錄
像
以
一
處
港
口
為
主
要
拍
攝
場

景
，
本
是
配
合
歌
曲
內
容
的
安
排
，
而
音
樂

過
門
後
的
鑽
木
取
火
場
境
，
是
緊
接
在
影
片

主
人
公
在
碼
頭
邊
躺
下
休
息
之
後
的
，
即
是

說
，
鑽
木
取
火
是
主
人
公
的
夢
境
，
再
緊
接

的
嚼
麵
包
一
景
亦
然
，
之
後
才
返
回
現
實
中

的
碼
頭
，
該
夢
境
一
方
面
表
達
主
人
公
曾
經

歷
的
掙
扎
和
煎
熬
，
另
方
面
也
表
達
他
內
心

追
尋
理
念
的
堅
決
，
從
文
藝
以
至
詩
意
的
理

解
上
，
鑽
木
取
火
和
嚼
麵
包
場
景
本
是
表
達

一
組
意
象
，
故
不
必
硬
性
地
理
解
為
現
實
而

視
為
不
合
情
理
或
犯
駁
。
相
反
地
，
我
覺
得

︽
冬
港
︾
音
樂
錄
像
不
但
沒
有
犯
駁
，
而
且

拍
攝
得
流
麗
清
雅
，
以
淡
薄
的
詩
情
，
稍
稍

沖
淡
歌
詞
本
身
不
得
不
作
的
激
情
。

另
一
種
批
評
劉
子
千
的
講
法
，
是
他
的
唱

法
老
舊
，
我
也
覺
得
奇
怪
，
衡
量
一
位
歌
手

的
造
詣
，
關
鍵
應
是
音
準
、
運
氣
、
咬
字
、

感
情
、
演
繹
以
至
音
樂
藝
術
修
養
等
方
面
的

問
題
，
而
唱
法
是
否
老
舊
卻
不
應
是
最
大
問

題
，
從
唱
功
而
論
，
劉
子
千
實
在
達
致
相
當

水
準
，
他
的
演
繹
也
頗
能
掌
握
感
情
收
放
和

旋
律
的
起
伏
，
是
一
個
懂
得
音
樂
和
藝
術

的
、
值
得
期
許
的
歌
手
，
他
也
許
還
需
要
歷

煉
，
包
括
進
一
步
的
藝
術
砥
礪
，
以
至
面
對

各
種
時
代
潮
流
的
偏
見
，
而
最
終
得
以
強
立

不
反
。

劉子千，值得期待的歌手

在
意
大
利
托
斯
卡
尼
農
莊
學
廚
的
旅

程
，
其
中
一
個
項
目
便
是
學
習
親
手
研
造

意
大
利
麵
條
，
然
後
自
己
烹
煮
一
道
﹁
香

草
意
大
利
麵
﹂。
雙
手
用
力
均
勻
地
把
已
調

配
好
份
量
的
麵
粉
搓
撮
成
團
，
再
把
粉
糰
研
平
，

放
入
意
粉
機
切
條
，
看
㠥
麵
條
從
機
器
另
一
端
爬

出
來
一
刻
，
興
奮
莫
名
。
當
然
，
還
要
下
鍋
煮

熟
，
加
上
自
製
的
香
草
醬
汁
，
才
可
捧
上
桌
，
供

大
廚
導
師
品
評
、
與
一
眾
同
學
共
享
。
哈
哈
，
這

道
意
大
利
麵
還
替
我
取
了
一
個
﹁B

+

﹂
級
評
分

哩
！在

學
廚
過
程
中
，
大
廚
導
師
介
紹
了
不
同
形
態

種
類
的
意
大
利
麵—

天
使
髮
、
水
管
麵
、
螺
旋

麵
、
車
輪
麵
、
貝
殼
麵
、
寬
扁
麵
、
方
餃
麵
、
千

層
麵⋯

⋯

等
等
。
其
中
最
有
趣
的
還
是
根
據
粗
細

度
分
種
類
，
以
1
至
16
為
編
號
，
1
號
為
最
細
的

A
ngel's

H
air

，
一
般
常
見
的
意
大
利
麵
約
為
5

號
；
較
細
的
意
粉
會
稱
為spaghettini

，
而
粗
的

會
叫spaghettoni⋯

⋯

一
直
以
為
只
有
意
大
利
麵
才
以
號
碼
分
類
粗

幼
，
但
早
前
在M

ist

於
香
港
開
設
的
專
利
權
店
午

膳
，
才
知
道
原
來
日
本
拉
麵
也
有
類
似
的
設
置
。

將
三
厘
米
闊
麵
糰
，
切
出
十
八
條
、
或
二
十
二

條
，
甚
至
最
幼
的
二
十
六
條
。
粗
幼
不
同
的
拉

麵
，
配
搭
不
同
味
道
的
湯
底
，
可
以
做
出
不
同
的

風
味—

十
八
號
較
粗
，
掛
湯
少
，
配
豉
油
和

味
噌
兩
款
濃
味
湯
底
；
二
十
二
號
幼
身
麵
，
吸
附

多
一
點
，
可
以
配
相
對
清
淡
的
鹽
味
湯
底
；
最
幼

的
二
十
六
號
，
掛
湯
最
多
，
配
豬
骨
和
季
節
限
定

的
柚
子
味
湯
底
，
口
感
最
為
突
出
。

午
膳
中
，
一
口
氣
點
了
三
款
日
本
拉
麵—

味
噌
熱
湯
拉
麵
、
橄
欖
油
拌
麵
、
梅
鹽
凍
湯
拉

麵
，
各
有
不
同
的
味
道
、
不
一
樣
的
口
感
，
但
卻

都
是
美
味
無
比
，
吃
後
留
下
美
好
的
回
憶
！

日本拉麵也分粗幼

兩年前，很偶然地讀到了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小
說，講一個性情和藹聰慧的女孩子，不知道為什麼
卻去做了一個專業的陪睡人。說起來有點曖昧，卻
與色情無關的。只是陪一個個失眠的客人聊天。客
人有男性，也有女性。在他們好不容易入睡之後守
護他們。在他們夢中驚醒的時候，呈給他們一個親
切安詳的微笑，或者遞上一杯水，一碗茶。當然，
她自己一定不能睡㠥，否則就不夠敬業。
但是，這個女孩入這行沒有多久，就自殺了。誰

也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去死，只有故事的敘述人，也
就是她的同室女友，在此打擊之下，深陷進一個昏
沉沉的假眠狀態裡，不能自拔。
那個女孩自殺之前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人都是

希望有什麼人睡在自己身邊的，只要在身邊就好。
睡在這些疲憊的人的身邊，自己的呼吸也會隨㠥客
人輕輕的鼾聲有節奏地一進一出，這時，也許就會
吸入了那個人心中的黑暗，瞧見了那個人內心的風

景。這是一幅多麼孤獨痛苦荒涼的風景呀。
這本小說的故事情節，讀過就忘了。但是，很深

刻地記得這個自殺女孩的職業，陪睡。我不知道在
日本是不是真的有酒店提供這樣的服務，是否真的
有客人需要這樣的服務。需要陪睡的男男女女們，
又都是些有什麼樣內心風景的人呢？這些風景，竟
是如此的黑暗，最終吞沒了那個善良美麗的陪睡
人。
假如我們居住的城市也有這樣的酒店，提供這樣

的服務，會有源源不斷的客人嗎？我有點疑惑。因
為，我身邊的朋友失眠的不少，但，他們似乎更願
意一個人睡。即使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太太，也
不行。只要是家裡有條件的，就一定分房睡。沒有
條件分房睡的，也一定分床睡。連分床都沒有條件
的人，就會在我面前抱怨說，你多好啊，一個人想
怎麼睡就怎麼睡，我呢，連一張安靜的睡床都沒
有。難道你不明白連一張安靜的睡床都沒有的人
生，是多麼悲慘的人生嗎？呵呵。
有一天，和一個閨蜜一起，看一部情色大片。劇

中的男女盡情享受他們的情色大餐之後，相擁而
眠。我看得很享受，也很感動。閨蜜呵呵一笑說，
你呀，就是電影看多了，被電影裡的美麗人生迷惑
了。真實的人生是，他冬天拽你的被子，夏天捂得
你出汗，他還有口臭，還有滾滾不息的鼾聲，擾得
你無處躲藏。
這個閨蜜離婚已經有幾年了。她現在的男朋友是

別人的老公，她覺得很好。因為，她不能忍受一個
男人留下來過夜。她需要男伴，但不需要一個同床
共寢到天亮的人。這和愛不愛似乎沒有關係。她是
有精神潔癖的人。如果不愛，她不能和這個男人上
床。但只是上床而已。她只能一個人在孤獨中睡
去。身邊的任何風吹草動，她都會警醒。包括風吹

翻了她桌子上的書頁。孤獨是她最好的安眠藥。房
間裡空無一人，只有她自己，她才覺得安全。
呵呵，沒過多久，另有一個女朋友在我面前抱怨

說，她愛上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也回應了她的感
情，兩個人談婚論嫁，進入實質性的階段，開始了
性的探索！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男人每次在
做愛之後，總是要離開她，回到他自己的家去，從
不留下過夜。當然他有很多理由，比如第二天有工
作等等。或者勉強留下來的話，也是寧願一個人跑
到客廳裡去睡沙發。他說，睡在任何一個女人身
邊，除非是自己的母親，他都會失眠的。
我的女朋友懷疑他並不很愛自己。但是，他否

認。他說，即使結婚了，他也希望有兩間睡房，或
者至少有兩張睡床。因為，他只能和自己睡。曹操
不是說過嗎，臥塌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呵呵。也
許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他的媽媽，他不信賴任何
人。
也因此，我越發疑惑那本日本小說裡的陪睡的女

孩，是不是只是作家虛構出來的一種人物的身份。
陪睡，真的會有這樣的職業嗎？真的有需要陪睡的
苦人嗎。
但是，為什麼每次閒逛床上用品的特賣場，我都

喜歡看被裝飾得滿滿當當、厚厚實實、漂漂亮亮的
超寬雙人大床。而且，如此溫暖的大床上，一定有
一對溫暖美麗的大枕頭。想像兩個相愛的人，相擁
㠥甜睡在這樣的大床上，才是美好生活的起點啊。
不過，我知道，這只是我的白日夢。因為，我也

是一個人睡才有深度睡眠的人。雖然，每次入睡
前，我都嘆息，要是有愛人陪我睡，那該有多好
啊。但是，很遺憾，這樣貼心又可以貼身，可以同
呼吸，也可以共命運的男人，一直沒有在我的人生
裡出現。
前日，看了新出爐的電影《武俠》，十分喜歡。

次日，臨睡前又看了第二遍。最喜歡的細節是影星
湯唯與劇中的丈夫相擁而眠。她的纖手緊緊攥㠥男
人的衣角，惟恐他在深夜裡隱去。因為，她的第一
位老公就是如此這般不言不語就出走了，再沒有音

信。讓她難過的是，臨走他把最心愛的木枕頭都帶
去了。呵呵，很奇怪，一個男人的最愛不是與他同
床共枕的妻子，也不是他血脈的兒子，而是一隻木
質枕頭。對這個男人來說，女人是可以換的，而枕
頭是不可以換的。
甄子丹出演湯唯的第二任老公。他比妻子早起，

起身離床之前，他細心地把被子一角塞到妻子手
裡。這個煽情的細節在電影的開頭與結尾共出現了
兩次。鏡頭的角度與節奏分毫不差，幾乎是在重
複。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感覺到妻子的心理是溫馨
之餘深度的不安。因為，這個老公來路不明，腥風
血雨的生死肉搏即將開始。而電影的最後，塵埃落
定，該死的人已經死了，不該離開的人也走了，僥
倖生存下來的妻子丈夫孩子，一家人驚魂落定，祥
和的好日子似乎才剛剛破曉。
只是有意思的是，這個細節的現實生活中是經常

出現在母親與孩子的深度睡眠裡，是孩子因為依
戀，因為恐懼，因為什麼而緊緊攥㠥母親的衣角。
可是，即使是母親的衣角也是攥不住的，該走的
人，終是要走的。誰還會陪誰一輩子呢？

金岳霖的情與義

「抗俘」

黃仲鳴

客聚

常
說
香
港
會
面
對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
但
我
們
的
城

市
發
展
，
不
但
沒
有
刻
意
為
人
口
老
化
做
好
準
備
，

還
反
其
道
而
行
，
把
一
些
本
來
有
利
照
顧
老
人
的
體

制
逐
漸
摧
毀
。
大
廈
看
更
就
是
一
例
。

家
住
大
坑
一
幢
半
新
不
舊
的
大
廈
，
大
廈
看
更
是
幾
位

中
年
男
士
，
要
追
賊
捉
賊
，
恐
怕
不
是
他
們
的
強
項
。
但

他
們
認
得
每
一
戶
人
家
，
出
入
都
會
閒
聊
幾
句
，
最
重
要

的
，
是
他
們
對
老
人
家
很
好
，
很
有
耐
心
。
我
們
住
的
並

不
是
時
下
的
豪
宅
，
大
堂
只
有
張
簡
單
的
靠
背
木
椅
。
看

更
日
中
無
事
，
有
些
老
人
會
特
意
從
家
裡
下
來
，
坐
在
木

椅
上
跟
看
更
聊
聊
天
，
閒
話
家
常
。
大
家
相
處
久
了
，
老

人
家
有
甚
麼
親
人
，
有
甚
麼
心
事
，
看
更
都
會
知
道
一

些
，
也
會
就
㠥
他
們
的
心
意
說
話
。
兒
子
不
聽
話
？
媳
婦

激
心
？
看
更
都
會
好
言
相
勸
：
年
輕
人
有
年
輕
人
的
世

界
，
別
跟
他
們
計
較
，
自
己
開
心
就
吃
多
點
，
有
空
出
去

走
走
，
多
見
見
朋
友
，
別
屈
在
家
裡
。
看
更
不
但
是
個
不

錯
的
心
理
輔
導
員
，
萬
一
老
人
家
要
換
燈
泡
甚
麼
的
，
看

更
也
會
幫
忙
。
假
如
換
了
是
豪
宅
的
雲
石
豪
華
大
堂
，
路

易
十
六
式
金
色
沙
發
，
樣
貌
繃
緊
自
信
的concierge
員
工
，

老
人
家
看
來
不
會
跟
他
們
聊
心
事
。

傳
統
社
區
就
有
這
個
好
處
，
雖
然
大
家
未
必
叫
得
出
名

字
，
但
都
認
得
，
有
時
帶
不
夠
錢
買
東
西
，
東
西
先
拿

走
，
明
天
才
付
錢
，
不
怕
你
跑
掉
。
這
個
社
區
的
中
心

點
，
其
實
是
一
條
開
揚
的
大
街
，
街
上
有
各
色
小
店
、
街

檔
，
賣
吃
食
、
雜
貨
、
中
藥
和
手
藝
紮
作
，
早
上
很
是
繁

忙
，
午
飯
時
間
也
有
很
多
白
領
和
的
士
大
佬
光
顧
，
到
下

午
兩
點
至
四
點
一
段
，
才
算
安
靜
下
來
。
如
果
天
氣
好
，

有
太
陽
的
話
，
老
人
家
會
搬
幾
把
膠
椅
到
馬
路
邊
，
把
收

音
機
扭
到
香
港
電
台
第
五
台
，
開
最
大
的
音
量
聽
︽
戲
曲

天
地
︾，
全
條
街
都
一
起
收
聽
各
大
老
倌
唱
粵
曲
。
到
了
黃

昏
，
生
果
檔
和
水
電
檔
快
收
工
的
時
候
，
有
人
會
擺
出
一

盤
象
棋
，
或
在
路
邊
開
張
摺
㟜
，
一
眾
勞
動
了
一
天
的
男

人
，
圍
在
一
起
喝
啤
酒
吃
花
生
﹁
吹
水
﹂，
非
常
享
受
，
我

們
經
過
都
很
羡
慕
。
這
就
是
可
愛
的
社
區
生
活
。

大坑的可愛

百
家
廊

阿
　
琪

控制通脹

陪 睡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 短 文 累 積 而 成 的 一 部

書，頗堪咀嚼。

作者提供圖片

■母親擁㠥孩子入眠。 網上圖片

■《武俠》劇照。 網上圖片


